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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看

··广告广告··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耿学清

白天去上课，晚上去打工；平时当教

师，假期做保姆。河北省博野县南小王镇一

位前农村小学校长用这种方式攒钱还债，

而这笔债务，要拜其顶头上司所赐。

在两年前判决的一起诈骗案中，这位

校长是判决书里载明的“被害人”之一。

被害人里包括同一乡镇的 13名农村小学
校长、幼儿园园长。诈骗人则是他们的直

接领导、原南小王乡（现已撤乡设镇）中

心校校长吴玉朋、教导主任邵维。东窗事

发时，吴玉朋的职务是博野县教育和体育

局教育股股长。

从 2014年至 2017年 5月，吴玉朋、邵
维以学校建设需要周转资金、购买办公用

品等名义，要求下属的各校校长办理信用

卡、办理贷款或为他们担任贷款担保人，由

此获得资金近 200万元。
两名诈骗人已经入狱服刑，刑期都在

10年以上，但两年多来，除了两位校长名
下债务被吴玉朋在案发前还清，其余 11名
校长、园长都在为此承担后果：他们负有还

债或债务担保责任，被人追债，成为被告。

多人的工资账户被法院冻结。受访时，这些

公职人员要求匿名。

“因公办卡”

1977年出生的吴玉朋是博野人，中专
毕业后在南小王乡中心校当过会计、副校

长、校长。邵维是其中专同班同学。

博野县人民检察院的公诉材料显示，

吴玉朋和邵维的诈骗总金额近 800万元。
2011年起，他们以支付高额利息为诱饵，
编造各种名义，以借款、透支信用卡及担保

贷款等形式骗人钱款，这些人中有当地普

通居民，也有企业主。

一位受骗者在法庭上说，2016年，吴
玉朋找他借钱，说自己和邵维是学校的一

二把手，“学校所有的工程活他们说了算”，

并向他许以高息。他借出 20万元。
据校长们反映，吴玉朋、邵维对下属的

诈骗与利息无关。2014年开始，他们向管辖范
围内的所有小学校长和幼儿园园长下手。

乡镇中心校是县教育局和乡村学校之

间的管理机构，并不直接承担教学任务，对

所辖的小学具有管理、指导职能。

“吴玉朋说单位上用钱，学区资金紧

张，给学校买玩具、搞建设需要垫款。”一位

小学校长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他按吴

玉朋要求，办理了华夏银行和兴业银行的

信用卡，信用卡直接寄给了吴玉朋，密码也

告诉了他。不久后，他收到两张卡分别透支

了 1万多元的短信通知。
另一位村小校长年近六旬，当了 32年

教师，在“因公办卡”前，从未接触过信用

卡，几次推掉吴玉朋让他办信用卡的要求。

他对记者回忆，有一天，他正在田里

浇地，被邵维、吴玉朋接连打电话喊到中

心校开会，要求他“带上身份证”。到了

会场，他发现没有什么会议，现场已经有

几家银行的业务员在等候。吴玉朋要求他

现场办了邮储银行、华夏银行、农业银行

等 3家银行的信用卡。吴玉朋直接拿走了
3张卡，共透支 7万余元。
一位校长说，自己被吴玉朋通知去开

会，也是强调要带身份证，但是到了会场，

却看到银行的工作人员在场。没有什么会

议，只是让她签字办卡。

校长办了“扶贫贷款”？

后来，吴玉朋把校长们推向民间借贷、

商业贷款公司。

2016年 3月，一所学校的电费欠费，校
长去找吴玉朋处理。吴玉朋表示资金紧张，

要求这位校长以个人名义贷款周转，待上

级拨款到位后再还。

吴玉朋带着这位校长到博野县融泽扶

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办理贷款，贷了 10万
元。法院判决书显示，吴玉朋、邵维“以学区

用款为由”，欺骗被害人贷款，用途是“偿还

之前的欠款及利息”。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博

野县融泽扶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登记的经

营范围是“向贫困农户、个体工商户发放小

额贷款（法律法规和政策禁止的除外，限于

博野县范围内经营）”。

此后，吴玉朋又从融泽扶贫小额贷款

有限公司借贷 15万元，他找的担保人之
一，是辖区内另一位校长。

一位校长按照吴玉朋的要求，为其指

定的第三方个人从保定瑞博投资有限公司

担保借款 10万元。担保借款需要担保人持
主管单位信函和本人工资证明，吴玉朋在

上面加盖了南小王中心校的公章。

中心校的这枚公章，在多次借款中让

吴玉朋的举动更有说服力。法院判决书显

示，他向一名受害人借款 25万元，称用于
“校内建设”，吴玉朋拿公章加盖在借条上，

借款成功。

到 2017年 5月，当地全部 14名农村小学
校长、幼儿园园长中仅有一人因给孩子买房

无力借贷而躲过一劫，其他 10名校长以及 3
名幼儿园园长均被卷入吴玉朋的借贷骗局

中，每人涉及金额 5万到 30万元不等。
吴玉朋也未放过中心校的同事，他的

两个副手——时任中心校副校长张海滨和

中心校负责管理幼儿园的王春霞也成了受

害者卷入其中。

“打着公家的名义”

并非没有人对吴玉朋和邵维的行为产

生怀疑。一所幼儿园园长说，吴玉朋等人第

一次找她办信用卡时，她拒绝了。“我们其

实都有这个常识，还不上信用卡成为失信

人员以后，买房买车都受影响。”

2015年的一天，这位园长在送孩子上
学的路上被吴玉朋和邵维拦住，称“学区资

金困难”，要求她去贷款。

“上级领导的要求，又是公事，已经拒

绝过一次，不好再不答应。”她说。

吴玉朋那次共组织 3名校长，到保定
市 3家贷款公司借贷。
多位校长告诉记者，吴玉朋如果不是

作为上级提出学区公事需要贷款，仅以个

人名义要求他们办卡、贷款，他们绝对不会

同意。“平时直接管理我们的是中心校，报

销、任免这些事都能卡到我们。”据介绍，学

校的财务由中心校掌握，校长、园长们只负

责日常教学管理和学校安全，同时也承担

某一学科的教学工作。

一位园长对记者说，“比如幼儿园维修

买钉子、买扫把，作为园长有时会先行垫

付，再凭发票到中心校报销，但以前金额都

不大，几十、几百元的，走这条路十几年了，

已经是不成文的制度。”

2015年 7月，吴玉朋让这位园长作担
保，从一家名为“企业资金互助服务部”的

机构贷款 20万元，提供资金的则是一个叫
莫铁林的个人。吴玉朋给出的理由是“中心

校购买玩具没钱支付玩具商”。2016年 6
月，吴玉朋称贷款合同到期，让这位园长再

签字“倒一下合同”。

在校长、园长们眼里，吴玉朋“看起来

老实”，做事“有能力”，也比较有威信。他会

不定期还上一部分钱。有两位“盯得很紧”

的校长就让吴玉朋还了借款。这降低了大

家的疑虑。

但是，2017年 5月中旬，吴玉朋失踪了。
南小王乡的校长和园长们则陆续接到

银行、贷款公司、放贷人的催收电话。他们

到吴玉朋家里得知，吴玉朋失联前已经办

理离婚手续。

经博野县司法机关调查、认定，2011
年至 2017年，吴玉朋及邵维作案 80余起，

吴玉朋诈骗数额为 610.38316万元，邵维诈
骗数额为 182.600364万元。

谁来还债

博野县检察院的公诉材料中称，吴玉

朋和邵维骗取受害者的钱“用于个人消费

和偿还本金及利息”。

法院判决书显示，吴玉朋和邵维各有

一辆中级轿车。“这种二三十万元的车比

较高档，当时中心校和小学校长、老师的

工资都差不多，每月 3000元左右。”一位
校长说。

而吴玉朋每次必称的“学区资金周转”

“购买办公用品”“学校建设”等说法，在法

庭上遭到证人否认。

博野县教体局出具的南小王中心校明

细账复印件证实，中心校未收到相关钱款。

中心校报账员在法庭上说：“中心校购买建

校设备或者搞建设要先报预算给教育局，

并经过教育局验收直接拨款，不会出现自

己先找资金垫付的情况。”

2016年年底，吴玉朋调任博野县教体
局任教育股股长。判决书载明，他多次告诉

一位受害人，称“自己现在调到教育局上班

了，但是工作不顺心，想着调动一下工作，

急着用钱跑关系”“想调换一个工作岗位送

礼”“还得借钱跑关系调动工作”，骗取了此

人数十万元。

吴玉朋逃亡不到两个月，就被江苏省江

阴市警方抓获。人回来了，钱却没有找到。

一些校长在吴玉朋东窗事发后才想到

止损。他们打电话给银行冻结了名下的信

用卡，为了避免逾期影响个人征信，还掏钱

还了一部分欠债。

博野县人民法院在判决中责令吴玉

朋、邵维退赔该案被害人的被骗款项，并限

判决生效后 30日内退赔。
虽然 11名校长、园长们被法院认定为

吴玉朋案的被害人，但两年多过去后，他们

的部分现金借款、垫款等损失未得到退赔，

还被要求承担作为担保人、贷款人向小额

贷款公司还款。

贷款公司的催收电话不断打来，催收

人员甚至到学校和他们家里催款。

多位校长、园长回忆，博野县教体局一

名局领导牵头处理此事，“主要是安抚大

家，承诺欠款和利息不会让校长、园长们承

担。”但随后，县教体局的处理方式发生转

变，“劝我们去报案，先报的先给处理，但报

案后教体局让他们先自己还钱，不要影响

个人信誉。”一位校长回忆。

法院审理此案期间，一位教体局领导

对他们说，“你们都是成年人，单位上不会

让个人去借钱花，他（吴玉朋）是一把手，他

让你们杀人放火你们也去呀，你们就不动

脑子吗，你们自己没错吗？”

“教育局的领导说我们‘愚昧’，外界

一些人说我们是‘傻老师’。”多位校长、

园长叫屈，他们承认自己签了字有一定责

任，但不认为所有损失都应由他们承担。

“我们都是吴玉朋的下属，（教育）局里面

有什么事都是通过中心校的领导传达，打

着公家的名义，他是领导，我们也无法拒

绝和求证。”

11位校长、园长的生活和工作均受到
不同程度的影响。一位校长对记者说，他向

发卡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还了 18万余元，
并被调离了校长岗位。

这些校长想过去起诉，厘清责任、挽回

损失。对此，北京京都律师所事务所律师马

若飞向记者指出，“正常情况下（赃款）应该

由吴玉朋、邵维按比例退赔给被害人。”这

些校长、园长已确定是被害人，他们作为理

性的公民，不能说一点过失也没有，理论上

存在一定过错，但是在诈骗类犯罪案件中，

罪犯应当对所有的犯罪行为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这里的责任不单指的是有期徒刑

等相应刑罚，“不能说坐牢了就一了百了”，

也要承担相应的退赔责任。

马若飞表示，从目前的审判情况来

看，法院已经对上述两种责任认定一并处

理，校长、园长们没有必要再另行提起民

事诉讼，除非基于其他法律事实。“鉴于当

前被害人校长、园长已经先行垫付损失，吴

玉朋、邵维应直接将钱款退赔给他们。”他

认为，这种情况下法院应加大对罪犯名下

的财产追查、强制执行力度，弥补被害人

的损失。“总之，损失不应由这些被害人

承担，而应该由吴玉朋、邵维负责。”

有校长反映，吴玉朋诈骗事发时，博

野县教体局曾成立工作组介入。1月 5日
下午，南小王中心校现任校长闫博军告诉

记者，此事司法部门已处理，不便干涉。

截至记者发稿，博野县教体局未回复。

“提起来太伤心了，家庭散了，生病

了。”一位校长说，她人到中年，因为被

骗，与丈夫发生矛盾，后来离婚。

在此之前，她从未办过信用卡。吴玉

朋几乎全程指导她在文件上签字，让她申

办了华夏银行、兴业银行、邮储银行 3家
银行的信用卡，并现场指导她开卡。他拿

着卡说，这是迎接上级检查、开展建设所

需。3张卡共透支了 12万余元。
这位校长向亲戚借钱还清了卡债。她

从校长岗位调到教师岗，白天教学，晚上

到一家面粉厂打工，帮人搬面粉，假期到

别人家当保姆。背上的这些债务，她只想

尽快还清。

教育股长骗了13个校长园长

□ 杨 杰

星巴克里拿个电脑一坐就是一下午，
也许只是上网聊天；健身房内运动5分
钟、自拍两小时⋯⋯这些人被称为“假装
努力气氛组”。
“气氛组”一词起源于酒吧。他们是
气氛提供者、热闹播种机，负责带嗨全
场。生活中也经常有这样的气氛组，如果
社会是个大酒吧，那它弥漫最深的，是这
些人带来的焦灼气氛。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你的竞争者在

看书；你的闺蜜在减肥；隔壁邻居在练
腰。”好像你不努力，就可能被时代抛
下，成为竞争中的牺牲品。
微博上有人说，成年人的觉醒，从健

身和学外语开始。尤其步入30岁，你突
然觉得自己不能再这样浑浑噩噩下去了，
看一眼公众号上《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你》，你得努力，你得追求进步。于是健

身、学外语、阅读、写作一一安排。
有人立马办了上万元的健身卡，逼着

自己去运动；有人报了外语晨读班，一天
不打卡，就在群里发红包；有人入手了
kindle，后来主要用来压泡面。
通过这些，我们表明自己是个努力上

进的人。不管你是失恋了、失业了，还是
放长假了、新一年开始了，这两项都高居
未来计划之首。“我得瘦十斤！”你裹着奋
斗的头巾准备洗心革面，再也不能颓废下
去，要做天天向上的都市丽人。
大家兢兢业业地贡献“努力”气氛：

早上5点起床背单词，结果书没翻页，充
电宝却没电了；精心做了减脂餐，最后零

食吃得比主食还多；游泳卡充了100次，
一年之后，还剩99次⋯⋯架势挺大，气
氛也有，就是没办正事。
也许是一天、也许是一周、也许是一

个月后，很多人“支棱”不起来了。下雨
了，降温了，别去健身房了吧。加班太晚
了，还得哄孩子，没空学习了。读书伤
眼，坐得腰疼，今天早点睡吧。困难总比
办法多。
你又做回了从前的自己，肥胖、宅，

不愿意出门见人，桌子上外卖滴下的油擦
不掉。你开始打游戏，逃避学习和工作，
只要拿起手机，没有三五个小时撒不了
手。就算是看书，翻不了十页，就觉得脑

子转得累。焦急情绪围绕着你，精力无法
集中，凡事急于求成，然后，渴望能够有
一个方法论，立刻获得解脱。眼睛在房间
里来回踅摸，最后又拿起了书本、换上了
健身服，进入了下一个“努力”的循环。
这时，努力成为目标本身，一旦停止

努力，就陷入焦虑之中。你要求自己每时
每刻，都做有意义的事情，刷了会儿综
艺、打了会儿游戏，就开始自责。只有行
动以后，心灵才能获得暂时的安宁，觉得
自己在做事了，在改变了，每天能坚持下
来，我也不容易呀。
你需要制造一种自我提升的幻觉，以

此来对抗焦虑。当我们步入社会，面对种

种新的人生难题，能想到的，是从应试教
育中学到的旧方法：“努力学习”。读书和
健身是个不错的抓手。
但是，这样急就章一般的努力，通常

换不来持久的成功。它对于远期的目标无
益，也很难从根本上改变现状。我们需要
搞清楚，自己是在努力，还是模仿努力；
到底是想要努力，还是努力的感觉。
一个明确想从健身中获得多少体脂率

的下降、多少肌肉增长的人，比跟风健身
更容易达成目标。我们不是要放弃努力，
而是该明白为什么而努力。一些人通过五
花八门的方式，给自己套上枷锁，以此来
约束自己，大多数时候都是三分钟热度，

为努力烘托气氛罢了。
努力两个字总是让人想到一幅握紧拳

头、满脸汗水的劳苦画面，仿佛只有痛苦
才能获得进步。我们都听过那个笑话：三
个人坐电梯从一楼到十楼。一个原地跑
步，一个做俯卧撑，一个用头撞墙，他们
都到了十楼。有人问他们是如何到十楼
的？一个说是跑上来的。一个说是俯卧撑
上来的。一个说是用头撞墙上来的。
其实，痛苦和进步之间未必有必然的

因果。2020年各行各业的人过得都不太
容易，人们想要自我提升可以理解，但不
能总想跟上别人“照抄答案”。如果在提
升自己的过程中，某一方面让你备感压
力，或者弊大于利，那就停下来，重新
评估整个过程，坚持那些能让你在快乐
中感觉进步的事情。新习惯未必一定是苦
差事。
生活中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努

力”方式，只有你自己才能控制你的生活
方向。

2021，还要“假装努力”吗

1月 5日，武汉同济医院门口一座人行天桥，写满了全国各地援鄂医疗队的数据，
不少路人前来拍照留影。 人民视觉供图


